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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贺淑芳小说的社会意识探讨 

学生姓名：伍凯懿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文本之所以具有社会意识，那是因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生活于社会当中，其

的思想自然刻有社会的烙印。作者所创作的文本，内容也一定会受限于其所身处的

社会环境。受制于一定社会的作品，不但能反映作者所处在的社会的历史及当前的

生活，还可以表现当前社会人们对政治、法律、宗教等等的观点与态度。 

 本论文将会以贺淑芳所处在的社会——马来西亚这特定的社会环境内才可能会

出现的社会议题，如涉及到历史、宗教、及族群的作品进行研究。此外，本论文还

会以小说中的意象， 探讨其所要反映的社会现实。 

 

【关键词】贺淑芳、马共历史、宗教、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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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马华作家贺淑芳，出生于 1970 年 11 月 26 日，为马来西亚吉打州人，于 2017

年获得了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工程师和报章副刊专题记者。她于中学时

期开始创作，但由于害怕影响到学业，所以在《马来亚通报》的〈文风版〉只刊登

过两篇作品——〈存在〉及〈手术台一边〉，皆以“然然”为笔名。上到大学后，

她才活跃于各大文艺副刊上，如《椰子树》、〈光华日报〉及〈星洲日报〉等。然

而，大学毕业后的她却停笔了四年左右，直到遇到经济风暴，她才重拾创作的笔。

贺淑芳的短篇小说〈别再提起〉于 2002 年获得第二十五届中国时报文学评审奖，

从此便在文坛上打开了知名度并获得了更多读者的关注。此外，她还获得过联合报

文学奖及九歌年度小说奖等荣誉。贺淑芳于 2012 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集—

—《迷宫毯子》，并于两年后，即 2014 年再次出版第二部小说集——《湖面如

镜》，两书共收入了其二十一篇的短篇小说。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笔者第一次接触贺淑芳的短篇小说时是在马华文学的课堂上，当时学了无数遍

的马华作品，唯独贺淑芳的〈别再提起〉是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别再提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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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觉的冲击及独特的写作手法，使我在两年后成功选上以马华文学作为毕业论文研

究范围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就是这部作品。过后经由朋友的强烈推荐，我便拿起了

《湖面如镜》这一本贺淑芳的短篇小说集。《湖面如镜》中冷静、克制的笔法虽与

我对作者的初印象有所不同，但我仍然被小说中的内容及氛围给吸引。后经与导师

讨论，便再把贺淑芳的另一本小说集——《迷宫毯子》给读完，顿时对里面带有社

会议题如历史、宗教、族群等的小说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原来那种紧张的关系是可

以用缄默沉静的方式来表达。 

此外，当笔者对贺淑芳的背景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时，才发现她在本科时并非是

以文科生的身份毕业的，然而她的作品却非常的成熟，这让笔者不由得敬佩起作者。

另外，作者对小说的态度更是让我钦佩，黄锦树说：“认识贺淑芳的人多半都知道，

她写小说近乎苦吟，文字反复打磨、挖、改、删、削、钉钉补补的，唯恐找不到确

切的词语，每每在那上头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1作者对写小说的态度如此的认

真及用心，更是加强了我以她小说来作为本论文的探讨对象的决定。 

另外，经过笔者对有关贺淑芳小说研究的文献收集后，笔者发现有关她的作品

研究其实是非常少的。除了她那篇尤为著名的〈别再提起〉获得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及研究之外，对于那些收录于贺淑芳小说集当中的其他二十篇小说的研究，更是寥

寥可数的。有关贺淑芳相关研究的稀缺，使笔者对于自身的研究方向更为坚定，笔

者希望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及探讨，带出作者所要传递给读者们的中心思想。 

                                                           
1
 贺淑芳，《湖面如镜》（台北：宝瓶文化，2014），页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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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范围 

 

对于贺淑芳可以把那严肃紧张的社会议题以寂静的方式给呈现出来，让笔者很

是感兴趣，故此，本论文将以贺淑芳小说中的社会意识进行探讨。笔者将会在贺淑

芳的小说集当中——《迷宫摊子》及《湖面如镜》挑选出五篇社会意识最为强烈的

小说进行详细探讨，这五篇小说包括有〈黑豹〉、〈湖面如镜〉、〈别再提起〉、

〈Aminah〉、及〈风吹了黄梨叶与鸡蛋花〉。本论文的内容将会分为三个部分来

叙述。 

第一部分，笔者将会以马共书写——〈黑豹〉进行论述。〈黑豹〉讲的是一个

“你”从泰国南部参观了有关马共的据点及收集了有关马共的材料后，“你”的周

遭便开始发生一系列离奇古怪的事件。笔者将会以这一连串的古怪事件探究出作者

所要带出的中心思想，同时还会以小说标题“黑豹”的形象进行探讨。 

第二部分，笔者将会以言论禁区——〈湖面如镜〉进行阐述。〈湖面如镜〉说

的是一位大学教师的“她”每天在学校都谨言慎行，生怕自己说错话。笔者将会就

这一情况探究出个原因，同时还会以小说内出现的“火线”及“湖面”进行探讨。 

第三部分，笔者将会以宗教与族群认同——〈别再提起〉、〈Aminah〉、

〈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进行叙述。这三篇小说皆围绕着一位穆斯林华人展开

故事，〈别再提起〉中改教的大舅父；〈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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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申请退教的阿米娜。笔者将会以他们的遭遇及族群认同进行探究，同时还会以

〈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栖”的意象进行探讨。 

 

第三节 前人研究回顾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来看，有关研究贺淑芳小说的前人有：林德顺的〈身

灵归处：贺淑芳小说《别再提起》与多元族群伦理探讨〉；贾颖妮的〈马华新生代

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许文荣与李树枝合编的〈论马华后现代文学的文

体转向〉；及收录于《马华文学文本解读》内，由伍燕翎所写的〈写一出闹剧影

评：浅谈贺淑芳《别再提起》〉。这四篇研究皆围绕着〈别再提起〉内那场抢尸闹

剧的背后所要带给读者们的信息进行探讨。 

此外，还有由林春美所写的〈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象〉，内容以五位出自马来

西亚女作家之手有关马共的作品，其中还包括贺淑芳的〈黑豹〉进行了梳理，并且

还指出了她们与一般马华男作家的马共书写之异同。 

另外，黄锦树的〈空午与重写——马华现代主义小说的时延与时差〉，以及刘

淑贞的〈裂缝与毯子：贺淑芳的小说迷宫〉，这两篇以收入于《迷宫毯子》内的多

篇小说进行了论述。其中，后者可算是一篇对《迷宫毯子》内的意象研究是最为完

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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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整理不难发现前人对贺淑芳的小说研究是寥寥可数的。以上的文献主

要只针对于收录在《迷宫毯子》内的短篇小说进行探讨，尤其是对单一文本〈别再

提起〉的研究是最为多的。 

纵观目前所收集到的文献，针对收入于《湖面如镜》内的小说探讨更为稀少。

笔者仅收集到了两篇有关收入于《湖面如镜》里的小说研究，即马蜂的〈从华文女

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以及开头出现，由贾颖妮所写的〈马华新

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这两篇都是以族群的方向对〈Aminah〉、

〈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以及〈湖面如镜〉进行了探讨。至于除这三篇以

外，《湖面如镜》以内的其他小说研究，笔者直道至今都尚未找到。 

    尽管资料寥寥无几，但我们也不能否认除贺淑芳的〈别再提起〉以外的作品之

研究及艺术的价值。黄锦树曾给予她很高的评价，在《迷宫毯子》的推荐序里将其

誉为“马华短篇经典表现出的老练成熟”
2
。可见贺淑芳是获得学界上的认可的。 

 

第四节 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会先以略读的方式从《迷宫毯子》及《湖面如镜》中选出将要探讨的

五篇小说，后再以新批评的文本“细读法”分析小说中的社会意识书写。所谓“细

读”，即对文学作品里的语言与结构要素作尽可能详细的解释与分析，并确保在阐

                                                           
2 贺淑芳，《迷宫毯子》（台北：宝瓶文化，2012），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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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各种因素的冲突与张力的基础上围绕着作品的中心悖论展开。3笔者将会通过采

用这一“细读法”来对贺淑芳这五篇小说中的文本语义进行细致的分析，并且还会

仔细的阅读不放过任何一个字词以寻找隐藏在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通过这一“细

读”的方法，笔者发现贺淑芳小说的用字虽然非常简单，但她却可以依靠自己独特

的写作风格而使文字显得简洁明净、易读难懂。 

    另外，笔者还会采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来分析笔者所要探讨的小说。社会历

史批评，即从社会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分析、及评论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侧

重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文学的社会作用。4此批评

方式，可以说是历史最为悠久，在批评文本里被使用得最广泛。而社会历史批评的

操作方法主要分为三种，即阐释作品社会的历史内容，考察作家与所处时代、环境

的关系，及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5因此，要想分析贺淑芳的作品，必要先了解其

所生活下的环境的历史及风俗情况。通过阅读贺淑芳的短篇小说，笔者发现其大多

数的作品都使用了意象来反映当今现实社会的面貌。 

 

 

 

 

                                                           
3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81。 
4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63。 
5
 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页 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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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马共书写 

 

    1989 年，马共与政府签下了和平协议，正式放下武器结束对抗。在此以前，

因马共站在与官方政府的对立面，使之成为大家避之不及的课题，直至他们走出森

林，以马共作为书写题材的作品才逐渐增多。此类题材的作品可称为“马共书写”，

这类作品在近年来更成为了马华文坛中经常被讨论的对象。马共题材的作品不仅限

于以中文书写，还有以英文及马来文作为书写语种的创作，内容大多集中书写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的历史事件，主要以自传、口述历史、历史事件回忆录、个

人回忆录、散文等等纪实文学为主。6这类以真实、非虚构的纪实性马共文学除了

成功与官方历史进行对话，同时也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了解马来西亚历史面貌的视

角。 

    随着马共的解禁，越来越多的新生代作家也渐渐开始涉入此类题材的创作。由

于这批新生代作家不曾拥有那段历史的经验，因此他们的马共书写不再是纪实的文

学，而是以小说虚构的形式呈现出对马共的想象。他们笔下的马共形象具有朦胧不

清、迷离扑朔、晦暗不明的特征，里头的人物也很少以叙述者的身份呈现，使读者

无法清晰地从中建构出马共的景象，也无法从中以马共的视角认识马共。7 

                                                           
6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协会，

2014），页 79。 
7
 陈梦圆，〈马华新生代小说中的马共叙事探析〉，《名作欣赏》2013 年第 29 期，页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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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贺淑芳作为一位于 21 世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新人，其马共书写继承了新生

代作家神秘、模糊的特色，同时也极具自己独特的书写风格。本章将会就贺淑芳以

马共为书写题材的〈黑豹〉进行阐述。〈黑豹〉具有浓厚的魔幻色彩，时而出现时

而消失的黑豹，一系列匪夷所思离奇古怪的事件，不但为这篇小说添加了一股神秘

感，还映现人们对马共历史若有若无的认识。 

 

第一节 被遗忘的记忆 

 

    在贺淑芳的小说集中，〈黑豹〉是唯一一篇以马共为题材、篇幅最长的作品。

贺淑芳的〈黑豹〉有别于一般纪实性的马共书写，黄锦树曾在序中提到，“在现有

的马共题材小说里，这篇可能是离‘马共视域’最遥远的。作者显然刻意与特定的

现实保持距离。”8为了使之作品与真实历史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作者特意

营造出一种似真似假、亦梦亦实的氛围展开一系列诡异的故事。〈黑豹〉运用第二

人称——“你”来叙事，这里的“你”，可以是单数的主人公或读者，也可以是复

数的聆听者（我们），所有那些与主人公一样遗忘黑豹的大众。9小说以“你”来

到泰国南部参观及搜集有关马共的材料，为自己每期杜撰的“搜秘奇闻”寻找灵感

题材为叙事起点，自此，周围便发生了一连串恐怖血腥事件，自身也奇遇了“她”

——一位消失了二十五年的马共成员。 

                                                           
8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4。 
9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华文文学》2009 年第 6 期，页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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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豹”作为解开小说秘密的钥匙，它无处不在，然它却又无从寻觅，甚至被

遗忘、否认。它，曾出现在众人面前，然却被说成是只黑猫，到后来怀疑是人工合

成图，再到后来不了了之，无人提及；它，被老军人说起，然人们却说早在十多二

十年前它就已不复存在，并说老军人脑筋不大对，当故事听就好；它，在老军人口

里是只吃了人后会变化成人的黑豹，然“你”却联想到一个有关粉红豹与富豪对调

身份的故事。大众对黑豹的存在——那段被遗忘的马共历史记忆，是人们已知的

“黑猫”、“粉红豹”，是被遗忘，甚至是被否认的。 

尽管如此，被大众遗忘及否认的黑豹却不断在“你”的世界里出没，“你”从

初识的老军人嘴里第一次听来黑豹吃人的故事；“你”身边突然出现了一位开了间

“黑豹专卖店”的“她”；还有“你”周遭发生一系列似乎与黑豹有关的恐怖事件。

这些现象似是要唤起“你”的记忆，也像是要引起“你”的注意，让“你”无法否

认“黑豹”的存在。然而，“黑豹”最终还是被“野兽”所替代了： 

有个男人突然死了。他死在山边的菜园里。喉咙都烂了，那一带的树干上还留 

有脚印。任何人看到那样的伤口都会说他是被野兽咬死的。10 

 

“真是惨不忍睹，我只是站在门口看了一眼，那身体已经不成人形了。内脏没 

有了，眼睛，鼻子，全都没有了，不知道是被咬还是被炸……真是可 

                                                           
10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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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报告出来了！是野兽，是动物咬的，不是他杀！”11 

    老军人说的黑豹吃人事件在大众面前真实发生了，然而正如前面所说的，黑豹

是不被记得、不被承认的，但它却是真实、无法避之的存在，所以人们也只能说它

是一只在自己认知范畴内的“野兽”。认可“黑豹”会与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不相吻

合，故而为了与我们的集体记忆相符，那段历史终究必须被遗忘，就如同小说中

“你”的失忆及“她”的失踪一样。 

    “你”长着一张与马馗（二十五年前消失的马共成员）一样的脸，然“你”却

没有他的记忆；黑豹一直在“你”体内沉睡，然“你”却不记得它的存在。 

    “她”身材窈窕，头发黑得发蓝，非常漂亮；“她”看似只有二十七八或三十

岁左右；“她”失踪了二十五年但并没有在脸上及身上留下任何岁月的痕迹；“她”

中间那二十多年、三十年的岁月究竟去了哪里？ 

    “你”那记忆的缺失与“她”那二十五年时光的丢失，都指向了大众对马共记

忆缺失的一大版块，人们无法把马共置入已经过去的时间，简言之，马共被人们放

逐于历史之外。12从他们走入森林，马共便成为了一个禁忌的话题，彻彻底底的从

大众的视野里消失。直至他们走出森林，有关马共的话题方才得以复现，他们重新

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重新被讨论。然而，重视此次回归的人必然发现大众对马共

的记忆仅仅只有表面的森林、神秘、阴暗等，对于他们那段森林内的历史，一概不

                                                           
11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206。 

12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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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大众所知悉，就如同他们缺席了这场历史的舞台一样。如果承认他们的历史，承

认“黑豹”的存在，就等于挑战既有的认知，这无疑将引发集体尴尬。13 

    那段被遗忘的马共记忆终将置于历史之外，“黑豹”也终将会被“野兽”、

“黑猫”、“粉红豹”等所替代。沉睡在“你”体内的黑豹带着马馗的记忆苏醒了，

然而它首先做的是啃咬“你”的头颅，把那未能消灭的记忆残渣一并吞没，并朝森

林的方向奔跑，回到那不能出声而必须沉默的夜晚。 

 

第二节 “黑豹”的形象 

 

黑色，给人呈现出一股神秘、忧郁、不安的感觉，在这篇〈黑豹〉里，贺淑芳

以“黑豹”作为马共神秘的化身，它时隐时现，无法捉摸，然而当它出没之时必将

会发生恐怖血腥事件： 

他的脸孔已经完全被咬食殆尽。胸部以下大概是啃光了，连肠子都找不到。支 

离破碎的身体残片散落在灌木丛中。黑色的血迹像阴影一样藏在草丛间。…… 

微风吹拂，腥味扑鼻。14 

 

                                                           
13
 林春美，〈马华女作家的马共想像〉，页 88。 

14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6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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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味弥漫的范围很大……像花瓣似的撒下红得发紫的肉屑和头骨，以及有如 

生物科教室里被学生捣碎的肋骨，上面黏黏答答地附着不知是粪便抑或尿液等 

不知名的液状物，一直蔓延到榕树的缕缕须根上，往上看在树叶与枝叉之间还 

托着一堆零零落落的皮肉与骨头碎片，和一堆毛发掺和在一起……15 

    显然，贺淑芳笔下的黑豹，即马共书写，是充满红色、血腥味的，象征着马共

的黑豹凡走过之处必将会成为血淋淋的现场；与马共有联系的“她”身穿一件红衣；

就连那个前马共老军人最后也成为了一摊摊血肉模糊的残片。此外，黑豹不但喜好

吃人，还喜把受害者的身体咬得面目全非，把各个部位撕扯弃至各个角落，并且还

专挑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攻击： 

这不是第一单，大概是也不是最后一单……死的都是一些不值得费心的人，很 

多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可怜。一些蹲在这里那里跟你们伸手要钱的人，跟 

你们讲 tolong 的人……16 

    当发生这类残忍的死亡事件时，众人第一个联想到的是被野兽（黑豹代称）咬

死的，这暗指了众人对马共的记忆只有血腥、暴力、凶残的。在众人的记忆中，马

共喜爱杀戮，更不会怜悯那些毫无还手之力的百姓，对这些可怜之人百般欺压、杀

害。马共不但滥杀无辜，小说中的他们还朝警察局扔手榴弹，更残忍到对自己的同

伴下手，并且还把同伴生下来的孩子处决掉。马共这种种残暴的行径，与官方历史

                                                           
15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93。 

16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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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中的马共——一群杀人如麻的恐怖分子大同小异。其实，对于官方塑造及大众

记忆中马共残暴的形象，作为马共领袖的陈平并不完全否认曾经残暴的行径，同时

也认识到他们行为的不恰当之处。17然而，对于滥杀无辜平民及处决反对马共的人

的指控，陈平是持反对态度的。18 

    贺淑芳以集体记忆的书写方式呈现了马共的面貌，就连从马共老军人嘴里说出

的“黑豹”也是很难对付、脾气特别坏、会吃人的。作者无疑成了官方主流话语的

合谋，把马共真正的历史掩盖，剩下的只不过是血腥、残暴、神秘的马共掠影。19

然而，对于这些集体记忆，其实以“我方”（马共）的立场来看，武装斗争只不过

是为了寻求和平而不得不使用的一种手段而已。20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马共份

子的回忆与新生代作家对马共印象的落差。 

 

 

 

 

 

                                                           
17
 陈平等著，方山等译，《我方的历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2004），页 249。 

18
 陈平，《我方的历史》，页 461。 

19
 彭贵昌，《论马华七字辈作家对宏大叙事的解构》（广东：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页

51。 
20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页 83。 



14 
 

第三章 言论禁区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由三大民族及多个少数族群组建而成的国家，其宗教、文化、

语言的多元并没有使得如今的族群分崩离析。虽在早期的马来西亚曾发生过多起种

族暴动事件，如最为轰动、伤亡最多的五一三事件，及大规模逮捕示威者的茅草行

动等。但后来随着官方持续推动团结的政治理念，成功让各族之间维护了现有的和

平。然而，在这和平表象下却依旧有许多是不可触的，多元国家在种族、宗教、文

化上的差异，必定处处充满许多禁区，人们在言行上也会变得时刻小心谨慎。尤其

是有关宗教的禁忌，更是不可被挑战、撼动的，一旦走入这禁区，随时都有可能再

次引发族群之间的矛盾及冲突，闯入者更可能会赔上自己的未来。 

本章将主要以贺淑芳的〈湖面如镜〉进行论述，小说中压抑的氛围，主人公时

刻警惕的状态，那股藏在湖面下的暗流隐隐欲动。〈湖面如镜〉以那宗教禁忌为题

材背景，真实映现了人们战战兢兢不敢言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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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沉默下的暗流 

 

    贺淑芳的〈湖面如镜〉以冷静、克制的笔调叙写发生在充满宗教禁忌的校园内

的荒谬现实，有意揭露族群之间和谐表面下的暗流涌动。21作者以一名职业为大学

教师的“她”为叙事视角，通过描绘她的心理活动及道出校园内发生的事件来揭露

她沉默不语的真相。她近乎神经质地时时刻刻叮嘱自己不要忘记分寸，并且一直小

心避免职场上触礁，她每天谨言慎行，尽量少说话，但处处设防的她还是不小心触

礁了： 

“听学生说你在班上颂扬同性恋？”他问她。“而且还叫一个穆斯林学生朗诵 

同性恋的诗？”22 

    事件起因于她在自己的英文文学课堂上容许了一名穆斯林男学生朗读 E.E.卡

明斯的诗，随后这名男学生在网上念这首诗，并上传了一支同性恋出柜告白的影片。

这让院方接获到学生对她的投诉，投诉她在课堂上颂扬同性恋，导致她必须接受纪

律委员会的调查。基于伊斯兰教较为保守的教风原因，同性恋对穆斯林来说一直是

个相较敏感的话题，即便是对于相对“开放”的马来西亚非穆斯林来说，大多也都

对同性恋课题不予讨论。小说中的事件发生于课堂之内，对于文学课就有关同性恋

的作品进行分享及讨论是无可避免的，但对于制止一名宗教身份较为敏感的穆斯林

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是可以办到的，然而，她却没有制止他。她并非是想颂扬同性

                                                           
21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小说评论》2017 年第 1 期，页 196。 

22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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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也并非是想挑战他人的宗教禁忌，她只是没有想太多，在那愉快欢乐的课堂氛

围里放松了警戒而忘了想太多，无意间触犯到宗教禁忌使得自己被投诉，就此陷入

了未知的未来。 

    然而，还没等到纪律委员会的召唤，另一件更荒谬、把委员会的焦点从她身上

转移的事件发生了： 

据说，她在课堂上谈到了伊斯兰对女性仪容的要求，她说那是一种试图与世俗 

区别以成其神圣的做法，实际上却是对身体的制约……这触怒了一些穆斯林学 

生，起初他们到办公室找她讨论，然后发现她“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学 

生发信向院方投诉，于是各种责备与抨击排山倒海而来。适逢她聘约到期，院 

方便决定不再给她续约了。23 

    平日里看似一片祥和的校园因一位年轻女教师不加以避讳地就伊斯兰女性仪容

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而被打破了，女教师在课堂上逾越的言论冒犯到伊斯兰学生转而

来到办公室找其讨论。对于伊斯兰女性而言，她们认为穿戴头巾代表着得到了阿拉

真主的庇护，然而，双方不同的立场使得庄重的教师办公室成了两族之间发生矛盾

的现场。真正使这件事进一步激化的是女教师“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所谓的

“态度不当”，即在弯腰从抽屉里取出东西时身体越过了可兰经，这一“不当”的

行为被学生写信投诉并导致女教师失去了与院方续约的机会。学生投诉的举动可视

之为为捍卫被言论自由侵犯的宗教信仰而采取的反击。院方聪明地以合约到期、课

                                                           
23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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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系所发展方向改变为由而不再与这位女教师续约，丝毫没有提到任何有关

学生投诉的事，使女教师连成为一个言论受限下的受害者的资格也被完美地规避。 

    这两起教学事故，及“她”处处设防的心理，映现了马来西亚禁区处处让人动

辄得咎的现实。24无可否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容易因踏入到他人的宗教禁区

而一触即发，有者还会因此影响到自己的未来。人们能做的只能是谨言慎行、小心

绕过这禁区，但很多时候，一个人连何时踩入到这禁区也是难以预估的。 

小说中的第一句也既是小说的结局——险些翻车冲进湖里，那辆“悬”在湖面，

进退两难的车辆，贾颖妮认为似乎是隐喻了华人在马来西亚逼仄生存的处境。25华

人作为马来西亚的“外来移民者”，政策的偏差似乎已经成为了件司空见惯的事，

但从小说的脉络来看，它似乎还暗喻了少数声音夹缝求存的处境，暗喻了挑战自己

宗教禁忌的人所处的困难境地，就如文中的那位承认自己是同性恋的穆斯林男学生：   

你那个学生搞自拍、把自己的录影传上网，又在网站上念这首诗、又搞了同性 

恋出柜的告白。你应该上去看看，看看有多少人在那里留言威胁说要杀死 

他……26 

    男学生触犯自己宗教禁忌的行为使得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小说中虽没表明那

些留言威胁说要杀死他的人是谁，但就小说里那充满宗教魅影的氛围来看，抨击他

的人想必都是虔诚的信教者，其中当然也不乏他所信奉的宗教之信徒。当“她”上

                                                           
24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页 196。 

25
 贾颖妮，〈马华新生代文学中的宗教纠葛与族群政治〉，页 196。 

26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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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翻找男学生的影片时，却发现短片已经被封锁了，眼前的屏幕只显示着一行字—

—此片已严重威胁他人安全，不再播放。一支承认出柜的影片，居然上升到了威胁

他人安全的地步？一位被网络暴力的受害者，居然成为了加害者？这块法外之地的

网络，像是被某种诡异的力量支配着，扑面而来的窒息感，网络已不再是畅所欲言

的地方。作者以极度荒谬的事件，展现了宗教禁忌不可被撼动的现实，也透露了欲

挑战宗教、言论禁忌的族人更会遭到族内强烈报复的行为。有关男学生的后续文中

仅交待了一句： 

    没再看到那戏剧系的马来男生，到处都看不见他。27 

在“她”被院长喊到办公室训斥之后，校内便再无人提及此事，原要受到纪律

委员会调查的“她”，似乎也不了了之了。作为教师的“她”，没有收到任何一则

有关他离校的消息。院长、教师、学生，大家仿佛有股无形的默契，心照不宣地对

此事闭口不谈。沉默，似乎可以淡化记忆，也似乎可以平息暗流。作者对男同学的

轻描淡写，犹如想透露，只要保持沉默，一切就能回归平静，暗流也就仿佛从来不

存在。 

 

第二节 “火线”与“湖面”之寓意 

 

“要尊重别人，不要去踩你踩不起的火线。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的学生， 

                                                           
27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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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非常敏感的，我们也非常非常地敏感。”28 

    这是来自〈湖面如镜〉里院长对教师们语重心长的劝告，也是一种警告，对那

些意欲触碰火线之人的警告。在此之前，院长就已再三强调了触碰火线将会引起严

重的后果，反复提醒教师们务必小心说话，可见这火线是极其危险的。 

    “火线”，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注释，此乃作战双方对峙的前沿地带，也

是电路中输送电的电源线。而在〈湖面如镜〉里，贺淑芳以“火线”这一危险的区

域及物品作为小说的其中一个象征体。小说中发生的两起教学事故，即第一起的主

人公因没阻止一位穆斯林学生朗诵同性恋的诗而被投诉并面临委员会的调查；及第

二起的女教师因提出穆斯林女性仪容是一种对身体的制约之看法而引起了穆斯林学

生的众怒，最终因“态度不当”地对待可兰经而不被院方续聘。通过这两起都涉及

到宗教禁忌的教学事故，不难看出作者是以“火线”作为族群与族群之间闯不得的

言论禁区，以及诱发种族矛盾的导火线之象征。 

    院长的那句“踩不起的火线”似乎也隐藏了另一种涵义。“火线”是“踩不起”

而非“碰不得”的，除了带有将会为此付出承受不起的代价的涵义之外，似乎还暗

喻着那仅是你我踩不起的火线，然而一些政客或为了名气的人，却可以肆无忌惮地

用这道火线来大做文章，煽动种族情绪，以“火线”作为得到政治上的扶持和获得

声望的捷径。 

                                                           
28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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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湖面如镜〉中，贺淑芳也借由“湖面”来形容种族之间的关系。看

似风平浪静的湖面，实际是暗流涌动的湖底，小说中主人公对湖的儿时记忆，好比

如今成年后在校园里的状况： 

关于小时候的假期，她记得一件事……那是又大又深的湖。那里的人都撒网在 

鱼排周围养鱼，一排排竹条紧缚，把湖面分成了一国一国……29 

    以竹条划分成一国一国的湖面，就好比以宗教肤色划分的种族，种族之间的关

系也像画了一道隐形的线，彼此互不越界，维持着表面和谐的关系。有时候鱼网破

了，舅舅便会潜进水里修补鱼网，这行为不禁让主人公发出了疑问： 

她问他们为什么不把这张鱼网拉上来，表哥说，这很难，因为这张网又大又重， 

他们已经在湖底用绳子与钉子固定了位置，若把鱼网拉上来，只会扯出更多破 

洞，所以呢，这网动不得。
30
 

    湖底下三不五时破洞的鱼网，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紧张的暗流；鱼网拉

上湖面只会扯出更多的破洞，也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会因冒然踏入到对方的禁区而

更加紧张；舅舅潜进水里修补鱼网的这一行为，亦犹如种族之间的关系能维护现有

的和平并非是理所当然的，背后有多少人为此付出了努力是鲜为人知的。从湖面竹

条的划分再到湖底破洞的鱼网，都真实反映了种族之间的关系，映现了种族之前只

                                                           
29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4。 

30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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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维持了表象上的和平，实则却是暗流汹涌。另外，作者也以“水面”带出了主人

公的内心想法： 

打从以前开始，她就喜欢马来文中的“表情”这个词语，air muka。脸上的表 

情，掩不住的心情。有风就起皱了，或许所见者实是旁观者自己的心影也说不 

定。31 

    马来文的“表情”，air muka，直译含有“水面”之意，作者以“水面”道出

了种族之间为什么会存在暗流的真相。在此之前，主人公与一马来教师有一搭没一

搭地聊着，在这轻松愉快的氛围不禁问起对方是否曾教过华裔学生，然而对方从容

不迫的回答却让主人公对她升起了别样的看法： 

她还是为这明知得答案震惊，同时感到这样的明知故问确实是太无聊了，对方 

会否感到困扰呢？她会认为这是个怀有敌意或故意找麻烦的问题吗？不知道这 

人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回答时仿佛只是平静地说一件事……32 

从这件事与那句“或许所见者实是旁观者自己的心影也说不定”，道出了种族

与种族之间的不和谐往往是以自己的主观想法去看对方而导致的。后来的主人公便

不再有心情聊天了，她望向被雨拍湿的窗外风景，心不在焉地回应马来教师。渐渐

地，她被眼前的景物及所处的境况触动，进而以“水面”带出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亦

或是反思她当时对马来教师升起的看法。 

                                                           
31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8。 

32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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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宗教与族群认同 

 

    认同，是指一种特定的心理趋向，对某种事物产生感性或理性的认定与赞同，

进而化为身份、知性与生命的一部分，它涉及的界域不但有宗教认同与族群认同，

还有如国家/政治认同、文化认同、乡土认同、及阶级认同等多方面的领域。33宗教

认同，是以教徒之间的共同信仰以区分他人信仰以外的人；而族群认同，是强调族

人之间的共同祖先、血缘、及文化等以划分“我族”与“他族”。它们两者之间互

相有着一定的联系，一般而言，宗教认同会有助强化族群的认同，也能起到增强族

群凝聚力的作用。 

马来西亚有着一个鲜少被人们关注的群体——皈依或信奉回教的华裔，他们不

像早期的华裔与巫裔通婚的峇峇娘惹，成功通过两族之前相互融合的文化形成了一

个特有的少数族群。马来西亚的华裔穆斯林，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特定的族群，只能

长年游走于华裔与巫裔、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身份之间。本章将以《别再提起》、

《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篇小说进行讨论，它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即都是围绕着一名穆斯林华人展开的故事。 

 

 

                                                           
33
 陈思和、许文荣，《马华文学·第三文化空间》，页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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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徘徊于边缘的“他者” 

 

    《别再提起》、《Aminah》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遍短篇小说，

皆是围绕着一个族群的“他者”展开故事。族群的“他者”可分为两种类型，即族

群内部元文化以外的边缘成员，及“异族的他者”。34这三遍短篇小说中的“他者”

不外乎都有一个共同特质，那就是我族以外的都是被边缘化的“他者”，是无法或

很难被我族所接受的存在。此外，文中的“他者”也都被描绘成负面、悲剧的形象，

是低劣的同时也是可怜的。 

    无论是《别再提起》中后天皈依回教的华裔，还是《Aminah》与《风吹过了

黄梨叶与鸡蛋花》里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信奉伊斯兰教的华裔，他们不管是在族群内

部还是族群外部，都是“他者”的存在。他们是华人心中的“他者”（叛族者），

也是巫裔眼中的“他者”（异族），是徘徊于华裔及巫裔之间，无法被接受且获得

包容的“他者”。以《别再提起》为例，小说以“我”的记忆讲述在二十年前上演

的一场闹剧，一场在葬礼上抢夺大舅父尸体的闹剧。当年，宗教局代表、警察、官

员等人带着一份公文来到大舅父的葬礼与家属谈判，公文及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证明

了大舅父是一位回教徒，所以身为非回教的大舅母不能办理回教徒的葬礼，哪怕他

是她丈夫，尸体也必须交还给第二任的马来妻子，只有回教徒才能替回教徒操办葬

礼。家属的反抗不从，宗教局方的强硬态度，于是一场抢尸闹剧就此上演了。这场

                                                           
34
 许文荣，《南方喧哗：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新山：南方学院出版社，2004），页 86-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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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剧的最后，是家属成功把尸体排出的粪便给夺回来，是宗教局同意把这堆粪便交

由给家属埋葬而宣告落幕。对于这场闹剧，“我”的爸爸给出了这么一个评价： 

谁教华人这样贪小便宜，要申请廉价屋呀、德士利申呀，统统以为姓敏阿都拉 

就好办事……35 

    这段话，真实反映华裔在这个政治体系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然而，因政策

分配的不均而为了生活不得不修改姓名的大舅父，却被说成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

他无法获得族群内部的谅解反被讥讽的事实，也侧映出与他情况相似的人容易被同

一族群给边缘化的现实。此外，“我”在多年以后回访那些曾经参与过这场闹剧的

人，然而他们却好像失忆了一般，与“我”的记忆不相符；而作为闹剧主角的妻子

——大舅母也在这二十年间从未提及过此事，这场闹剧就好像是一场极为和平的事

件。他们选择性的遗忘及沉默，暗喻华裔在巫裔文化霸权下的压抑失声。36不但如

此，他们还似乎是要以无声的方式把这个被视为族群的背叛者给遗忘，把他排除到

我族身份之外。到最后，大舅父既成为了那个让人们不愿提起的“他者”（叛族

者），也成为了那个连他也不愿承认的“他者”（回教徒），在生前的他也多次尝

试过更改姓名，然而直到离世之时都没能成功，华裔及巫裔、道教及回教，死后的

他也还要继续在这两者身份之间徘徊。 

                                                           
35
 贺淑芳，《迷宫毯子》，页 256。 

36
 马峰，〈从华文女作家作品看马、新、印尼的族群问题〉，《民族文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页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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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别再提起》的大舅父是一个不幸的角色，那《Aminah》及《风吹过

了黄梨叶与鸡蛋花》的阿米娜更是一个让人心疼的角色。  

关于阿米娜……一九七五年出生于吉打州华玲新村。祖父是阿都拉洪，祖母是 

徐小英。父亲是韩沙阿都拉，母亲是高美美……和非穆斯林的男人同住在首都 

蕉赖市美丽花园第七路四 A巷门牌三十五号。当过餐厅女侍、酒廊女侍、理发 

女郎。一九九三年开始申请退教，一九九七年八月二十日回教法庭下判仍归属 

伊斯兰……37 

    从《Aminah》里对阿米娜的完整介绍，可以知道她是一位皈依回教的华裔后

代。虽然阿米娜从出生开始就被冠以回教徒的身份，然她却拥有不明确的宗教群族

认同，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终于等到成年的她主动向宗教局申请退教。然而，在

马来西亚作为一位穆斯林的后裔申请退教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她不但申请退教失

败，还因为这一行为而被扣上品行不良及试图叛教为由送进了“信仰之家”。在

“信仰之家”外，阿米娜的华裔男友就此抛弃了她，甚至连她的亲生父母也从未来

探望过她；而在“信仰之家”内，虽然老师们都以关爱之名对阿米娜进行了许多辅

导，但老师们都以至高的角度把罪名推到阿米娜身上，并打从心眼里认为她是乱搞

男女关系、本性败坏的浪荡女。无缘无故背负的罪名、家人们的漠视机抛弃、老师

们的污蔑及不理解，使阿米娜渐渐开始失常，她经常会在夜里裸着身体梦游，她的

疯癫无疑是对以崇高的理由将她幽禁在这里的抗议。在这个“信仰之家”里，她慢

                                                           
37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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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地迷失了自己，迷失在华裔、巫裔、穆斯林、非穆斯林的宗教族群身份里，她只

能四处徘徊，以“他者”的身份徘徊。 

 

第二节 “栖”的意象 

 

    贺淑芳的《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以“我”的视角讲述着阿米娜的故事，

这个“我”是阿米娜的另一个姓名——张美兰，是那个妥协于现实而隐藏在阿米娜

躯壳内拥有华裔身份认同的意识。文中频繁出现了一个意象——“栖”，它是推动

这篇小说进程的一个重要引子： 

一个念头浮上来，使我心头蹼蹼地跳，我很想叫阿米娜逃跑……一个像青蛙那 

样的人（姑且称之为栖）出现了。但首先必须要让栖逆着沙漏往上游，才能使 

阿米娜意识到栖的存在。38 

    单字的一个“栖”，是一个抽象化的字，但在这篇小说的开篇作者就赋予“栖”

一个具象的身份，它是一个长得像青蛙的两栖人，并是在“我”拥有逃跑念头的那

一刻起才出现的。这里的“栖”，可以是活得像两栖人的象征，在水陆两地之间不

断迁移，无法找到一个自己真正的栖身之所，即徘徊于宗教群族两者的身份认同之

间的象征；同时也还可以是逃跑意识的象征。然而，这个“栖”却还未被阿米娜所

                                                           
38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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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觉到的，直至阿米娜听见莎依玛说想结婚只因为想回家后，“栖”便悄悄地从流

沙里浮了上来。确实，没有什么比嫁给一个回教徒更能确保她们继续相信阿拉了，

嫁人是她目前离开这个“信仰之家”的唯一选择，然而她并不想嫁人，但也不再有

勇气反抗，因为她曾经的反抗，换来的却是一次次延长逗留的法庭新令通知，逐渐

地她的勇气已被耗磨，对于反抗已力不从心。既然无法正面反抗，那就只能以逃跑

的方式拯救自己，偷偷地逃出这个地方。 

    此外，在“栖”祖先的故事中，可以从中追溯出为什么会有两栖人的存在： 

落到地上的祖先非常恐惧，他用上了一把刀。他在田边看见一只长角的庞然大 

物，凶猛地朝他冲过来。他沿着田野的泥路奔跑，死了牛的村人挥着锄头与镰 

刀在后头追。田野辽阔无可遮蔽，他惊惶地寻找庇护。他拼命跑，最后逃进了 

皇宫。在花园里，苏丹正在散步。苏丹看见了栖的祖先狼狈的样子，也看见了 

后面愤怒的人群，于是他说，让我来保护你吧，不过你要来做我的孩子。39 

    落在地上的“栖”的祖先，有如第一次来到这块国土的我们的祖先；着路后他

遭到的一切危险，就有如暗喻当时来到这块土地的祖先在生活上所面对到的种种困

难，比如政策上的资源分配不均与偏袒，使得祖先的生活非常艰辛；到最后他逃进

了皇宫得到苏丹的庇佑，亦有如找到改善生活的方法，那既是皈依回教从而获得资

源的优待。原以为做了苏丹的孩子（皈依回教）就能从此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没想

到那是进入了另一场的追逐战，“栖”的祖先依然在急促地狂奔，在这一次的狂奔

                                                           
39
 贺淑芳，《湖面如镜》，页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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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仅是为了生活的狂奔，还是悬在两者对立的过去与未来，亮与暗的狂奔，这

似乎可以解释为是在对立的宗教及族群之间对身份的追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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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本论文以社会意识的视角从贺淑芳的《迷宫毯子》及《湖面如镜》这两本小说

集当中选取了五篇意识尤为浓烈及突出的作品进行探讨。无论是与历史有关的“马

共书写”，还是与宗教及族群有关的“言论禁区”及“宗教与族群认同”，作者都

以压抑的氛围来表述出对历史的遗忘、宗教与族群的冲突及排他性的担忧。 

    从贺淑芳的〈黑豹〉来看，作者继承了新生代作家对马共形象模糊化的特色。

在贺淑芳的笔下，黑豹是马共的化身，它来无迹去无踪，但当它出现时就必定会发

生流血事件。马共成了那只会随机杀人及吃人的黑豹，也成了一个很神秘、黑暗的

存在。另外，主人公“你”遗忘的记忆，及女主人公“她”失去的时光，都象征着

大众对马共记忆的丢失，对那个“我方”记忆的遗失。 

〈湖面如镜〉这篇小说，贺淑芳以冷静、克制的笔调，一个接一个地揭开因没

有掌握好说话分寸而导致冲突爆发的校园事故，揭示了族群之间和谐表面下的暗流。

无可否认，族群与族群之间的矛盾，容易因一句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心的话，只要

是触犯到对方的禁忌，便会一触即发。为了避免事件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湖面

如镜〉中的人们，都是谨言慎行的。 

    而在〈别再提起〉、〈Aminah〉以及〈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这三篇小

说中，虽然核心人物都是那些皈依或信奉穆斯林的华人，然而他们却拥有着不一样

的故事。但就算他们的故事有所不同，到最后也都难逃那徘徊于华裔与巫裔，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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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与非穆斯林之间，从而揭露这批“他者”的生存困境，也揭示出族群内部对“他

者”的排他性。 

最后，〈别再提起〉中家属们多年后对那场闹剧的沉默，暗喻华裔在巫裔文化

霸权下的压抑失声；及〈Aminah〉与〈风吹过了黄梨叶与鸡蛋花〉中噤声的梦游

者，对那以崇高理由将女孩们幽禁于“信仰之家”的反抗。笔者认为，贺淑芳以这

沉默迂回的独特写作方式发出震耳欲聋的批判正是其小说的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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